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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研究　

面子理论视阈下《还乡》中游苔莎的悲剧探析①

龙　跃，黄运亭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８００）

摘　要：根据布朗（Ｂｒｏｗｎ）和列维辛（Ｌｅｖｉｓｏｎ）的“面子理论”，人们在社交中应适当采取礼貌策略来满足听话人的面子
需求。运用“面子理论”来解读哈代小说《还乡》中的女主人公游苔莎与她丈夫克林以及她与婆婆姚伯太太之间的对话，我

们认为游苔莎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彼此之间不能很好地照顾对方的面子；在撕破彼此面子的同时，也为这部家庭悲剧埋

下了伏笔，这对我们处理各种家庭关系很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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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代是英国１９世纪末的文学巨匠，他一生著有很多
作品，《还乡》是他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的一部。这部

经典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游苔莎这一鲜明的人物形象：美

貌、冷艳、浪漫，然而她的爱情和婚姻却以悲剧告终。对于

女主人公游苔莎的悲剧，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如神

话原型理论［１］、后精神分析理论［２］、生态女性主义理论［３］

等等）进行了解读。而对于这部作品的解读，本文另辟蹊

径，运用语用学中的面子理论来阐述《还乡》中游苔莎的悲

剧根源，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探讨哈代这部家庭悲剧的

成因。

一　面子理论概述
礼貌和面子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

的标志。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当然会体现礼貌和面子问

题。自从利奇（Ｌｅｅｃｈ）提出了礼貌原则以及布朗（Ｂｒｏｗｎ）
和列维辛（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１９７８）在戈夫曼（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７）的
面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子理论以来，礼貌和面子成为

语用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按照布朗和列维辛的观点，礼貌就是“典型人”为满足

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性行为。他们认为，交际双方通

过采取某种语言策略能够达到给交际双方都留点面子的

目的，因此，他们的礼貌理论通常被称为“面子保全

论”［４］１０２－１０７。

“面子保全论”首先设定，参加交际活动的人都是典型

人。典型人是“一个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也就是说，

是社会集团中具有正常交际能力的人。这种典型人具有

两种特殊的品质：面子和理性。典型人所具有的“面子”是

每一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挣得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

象”，它分为正面面子（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ａｃｅ）和负面面子（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ｅ）。前者指的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许，这种愿望
一旦得到满足，正面的面子就得到保留；后者则指有自主

的自由，不因迁就别人或受到干预、妨碍而使自己感到丢

面子。

布朗和列维辛认为，既然言语行为在本质上是威胁面

子的，那么每一个典型人都应该寻求一定的方式去避免这

些面子威胁行为，或采取某些策略减轻言语行为的威胁程

度。这些策略有正面的礼貌策略（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ｅｎｅｓｓｓｔｒａｔ
ｅｇｉｅｓ），也有负面礼貌策略（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ｅｎｅｓ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以及间接礼貌策略（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ｐｏｌｉｔｅｎｅｓ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等等。
在社会交往中既要尊重对方的正面面子，又要照顾到对方

的负面面子，这样才能给对方留点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挣

点面子，以免带来难堪的局面或使关系恶化。尤为重要的

是，人们要特别顾及听话人的面子需求，包括听话人的正

面面子和负面面子［５］５９－６９。本文尝试从“面子保全理论”的

视角出发，从游苔莎与丈夫克林以及她与婆婆姚伯太太之

间的关系着手来分析游苔莎悲剧的原因，进而探讨这部家

庭悲剧所蕴涵的深层含义。

二　游苔莎与丈夫克林———从“爱”的
理想化到幻灭

对于女人，爱情和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生活的

质量。和谐的婚姻带给夫妻双方的绝不仅是物质上的充

盈，更是精神上的愉悦；这种愉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

方能在何种程度上顾及礼貌，维护对方的面子而得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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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虽然亲密如夫妻，但是两人之间交流时也应该遵循

“面子保全论”；否则，两人在撕破面子的同时，也是宣告

婚姻以悲剧告终的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说，游苔莎与丈夫

克林的婚姻是一幕悲剧，也决定了她生命中浓重的悲剧

色彩。

应该说，出身于热闹的海滨胜地蓓蕾口，却因父母双

亡而不得不投靠外祖父，从而被迫生活在埃顿荒原的游苔

莎是一位对幸福生活有着不懈追求的漂亮女人。这位“夜

之女王”“天生具有神的秉性”，同时具有“非凡的激

情”［６］７２。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爱她爱得神魂颠倒”。

但与别的女人不同，她需要的是“强烈炽热的爱情”，而不

是那种“燃不起多大光热，却能持续多年的爱情”［６］７７。这

个一切以个人享乐主义为中心的女人，“觉得自己就象一

个遭放逐的人”［６］７７，一心要逃离埃顿荒原，去大城市巴黎

过上她梦想中的浪漫豪华的生活。她先是与韦狄频频约

会，只是因为“缺少一个更好的对象”，“以此打发自己的

空闲时光”［６］７９。当韦狄知道她无意与之结婚，打算与当

地文静温驯的坦茜结婚时，游苔莎又把韦狄成功地勾引回

去，而当暗恋坦茜已久的红土贩子文恩明确表示愿和坦茜

结婚时，游苔莎就觉得韦狄“不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男人，

已成了一个多余的人”［６］１１４。

而出身于埃顿荒原富裕家庭的克林具有一定的新资

产阶级思想，他厌倦了巴黎纸醉金迷的生活，回到家乡试

图通过教育计划提高乡民的知识水平。当游苔莎发现了

还乡的克林，觉得他一定是能帮助她逃离荒原的救星时，

立即毫不犹豫地踢开了韦狄，寻找一切与克林独处的机

会。她甚至偷偷地替一位男演员去克林家中举办的她平

素最鄙夷的 “蒙面剧”担任角色。这两位生活理想或者说

生活目标截然不同的男女走到一起，最终产生了不可调和

的矛盾，婚姻以失败和惨烈告终。本文粹取了小说文本中

游苔莎和丈夫克林分别在恋爱前、热恋中和婚后的３段对
话，对“面子保全理论”在游苔莎和丈夫克林的婚姻关系处

理中的策略及如何合理使用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

克林：“你乐意帮助我吗？来教高年级的课，我们或许

能给他们不少教益。”

游苔莎：“我倒一点不想干这事，我不怎么喜欢我的这

些同类，有时我真恨他们。”

……

克林：“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肯听听我的计划，或许会对

它有点兴趣，你该恨的是造成这些东西的根源。”［６］２０８

……

从这段两人恋爱前的对话来看，克林不惜损害自己的

正面面子，恳求游苔莎能赞同并协助他愿望的实现，但游

苔莎违反了正面礼貌的策略，直接反对了克林的计划；尽

管这样，克林还是使用了间接礼貌策略，委婉地表明他想

和游苔莎合作的意愿，指出问题的所在是当地的乡民思想

落后。实际上，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开始游苔

莎和克林在生活目标上是格格不入的，两人的对话难免有

冲突。但克林一厢情愿地把这个漂亮女人“编进了他的教

育计划”［６］２１５，并幻想她能成为“一个寄宿学校的出色的女

舍监”［６］２１５；尽管克林的母亲明确告知他的计划不过是个

“有意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６］２１５。

再接下来看两人在热恋中的对话：

……

克林：“别逼我了，游苔莎，你会嫁给我吗？”

游苔莎：“我没法讲。”

克林：“算了———别再提什么巴黎了；它并不比别的地

方更好，答应我吧，宝贝！”

游苔莎：“我完全能肯定，你是决计实行不了你的那个

教育计划的；对我来说，到那时一切都没问题；因此我答应

你，我永远永远都是你的。”

……

克林：“你心气太高，———不，确切的说，不是心气高，

是追求享受。”

游苔莎：“别误会我，克林，尽管我爱巴黎，我爱的就是

你这个人，对我来说，成为你的妻子并在巴黎生活不啻是

生活在天堂里，不过我宁肯跟你一起在这穷乡僻壤中生

活，也不要不是你的妻子。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是得到了

而且是大有收获。这也是我的真心话。”［６］２２２

……

在这段对话中，当克林向游苔莎求婚时，游苔莎采用

了间接礼貌策略，说话含糊其辞，并不直接回答克林的请

求，只说“我没法讲”。因为在此阶段，游苔莎认定克林就

是那个一定能带她离开荒原，去五光十色的巴黎过荣华富

贵生活的男人，为了迎合克林，获得其好感，在不直接损

害克林正面面子的前提下，不立即撕破面子回绝他，给自

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所以当克林指责她“心气太高”，她

甚至迎合克林的正面面子，急切地表明她爱的确实是克林

本人。游苔莎最后表面上是答应了克林的求婚，但实际上

她开始了耐心的等待，她等待克林教育计划失败的那天，

他好心服口服地和她一起返回巴黎。这种表面的妥协以

及对爱情的理想化和他们彼此的生活目标是完全背道而

驰的，这也决定了他们接下来的婚姻生活必定是跌跌撞

撞、千疮百孔。

克林不顾母亲的反对，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母亲的家

并和游苔莎结婚。婚后的幸福只维持了３个月，就因克林
看书过于勤奋而身患眼疾告终。为维持生计，克林只能暂

时做一些在游苔莎看来是下等人做的割荆柴之类的体力

活。而最令游苔莎备感震惊的是她居然听到了丈夫边工

作边哼着小调。她是一个受过教育、有身份的女子，而克

林对这种下等活能自得其乐，这大大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为摆脱愁闷，她甚至和已有家室的旧情人韦狄走到一起。

不巧的是，就在两人在游苔莎家约会的当儿，婆婆姚伯太

太主动上门向儿子示好。由于害怕误会，游苔莎并没有及

时开门，而姚伯太太也误会了儿子，以为儿子拒绝其友好

示意故意不开门；在返回的途中又饥又渴并遭遇毒蛇咬

伤，最后含恨而死。当克林从旁人处知道母亲死亡的实

情，他接近崩溃。在质问游苔莎的过程中，两人起了激烈

的冲突。

……

游苔莎：“……你的夸大其词实在太可怕了，不过我不

可能为我自己争辩———不值得这样去做，对我的将来来

说，你已是无关紧要了。”

克林：“如果我告诉你，要你永远毁灭我们在这儿获得

最后一丝幸福的机会，你也不可能干出比这更坏的事情

……”

克林：“一个让所有人都说坏话的女人怎么可能有一

点长处。”

游苔莎：“噢，你太残忍了……我已经忍了好久了……

即使我亲手杀死了你的母亲，我也不应该受到残酷到如此

地步的这番折磨啊。行了，我要走了。———永远永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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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你。”［６］３６５

……

从对话中可知，游苔莎已完全无视丈夫克林的正面面

子，尖锐地指出丈夫对她“无关紧要”；换言之，她在宣告

她并不再关心克林的任何感受。而克林在悲愤和冲动下

一扫往日的温情，直接伤害了游苔莎的正面面子，指责她

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以至于游苔莎再也无法忍受，彻底

和克林决裂。游苔莎最后被逼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与旧

情人韦狄匆匆私奔，不幸却被大水冲走，从而香消玉陨。

实际上，就游苔莎和丈夫克林的婚姻而言，虽然婚前

感情基础一般，但婚后也过了一段相对幸福的生活。而由

于两人的生活理想和生活目标差异太大，在面对挫折时，

两人作为“典型人”，都丧失了理性的思考，不惜说尽恨言

怨语，严重违反了“面子保全论”。夫妻俩在彻底撕破彼此

面子、爱已幻灭的同时，也毁灭了婚姻。

三　游苔莎与婆婆姚伯太太———从
“怨”的妥协到决裂

婆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家庭关系，也是家庭关系中最

难处理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健康良好的婆媳

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家庭感情的和谐，反之，则成

了夫妻之间感情的最大杀手。婆媳关系一般很难处理好。

之所以处理不好，笔者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婆媳双方

在交往中没有照顾到对方的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如果

婆媳双方都能够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时有意识地使用礼

貌策略的话，那么就能够获得解决婆媳关系问题的“诺贝

尔奖”。《还乡》第四卷中的第一章“舌剑唇枪野塘畔”中细

致入微地展现了婆媳之间的对话冲突。下面我们运用“面

子保全理论”对该章进行细读，以期挖掘游苔莎和婆婆姚

伯太太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逐步恶化，并最终为这个家庭悲

剧埋下了伏笔。

……

姚伯太太：“我毁坏你？你认为我是一个专会使坏的

小人吗？”

游苔莎：“我没结婚以前，你就毁坏我，现在又来疑惑

我，说我为了钱私下里跟别的男人好！”

姚伯太太：“我没有法子不那么想。不过我在家门以

外，从来没说过你什么话。”

游苔莎：“你在家里，可老对克林说我不好哇，还能有

比那个再坏的啦吗？”［６］２７０

从上面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游苔莎对婆婆说话时是

非常的直言不讳，严重损害了婆婆的正面面子；婆媳双方

并没有抱着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展开谈话，一开

始就唇枪舌剑起来。本该互相照顾面子的婆婆和媳妇，却

是如此对待对方，这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呢？

细读文本，我们知道《还乡》中的媳妇游苔莎美貌绝

伦，独立不羁，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道德和基督教文

明，想过梦幻般的理想生活，与尚处在宗法制的荒原格格

不入。她被姚伯太太说成“贪图享乐的懒惰女人”。她的

美貌和激情在荒原得不到认可和赏识，性格日趋孤僻和偏

激。她对乡民一概否定，鄙视乡村生活的守旧和简陋，对

当地人们存有偏见，看不到他们淳朴和善良的天性。而婆

婆姚伯太太是一个长期习惯于宗法制农村社会生活的上

等女人，她受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诱惑，鼓励儿子去挣大

钱、发大财，她无法理解儿子克林形成于巴黎的高尚的精

神追求，这本无可指责。她性格中的弱点在于感情用事，

自以为是，以封建家长自居，争强好胜；她认定游苔莎是

儿子不回巴黎的真正原因，千方百计排斥她。作为寡母的

姚伯太太在丈夫死后将自己全部的爱投放在儿子身上，多

年的母子相守相依使寡母习惯了对儿子的专有，但儿子最

终长大成人，要娶妻生子，没有也不可能用全部的感情和

精力去回报母亲，母亲感到不平衡。一般母亲也会感受到

的母子之情和夫妻之情的竞争在寡母眼中就被加倍地放

大，失落的痛苦也被加倍地放大。这种不健康的恋子情结

只能加速婆媳关系的恶化。这时，几乎是出于本能，她将

这种失落感迁怒于儿媳，认为是儿媳夺走了儿子对她的

爱，因此想尽办法排斥儿媳，在克林面前表达对媳妇的不

满。而游苔莎对婆婆姚伯太太的行为是非常的不理解和

怨恨。她自小失去双亲，跟随外祖父长大，因此，她无法

理解克林与他那强势精悍的母亲之间的情感纽带。

如果说在和丈夫克林的恋爱期间，游苔莎对婆婆的怨

恨还是持妥协态度的话，那么进入到真正的婚姻中，当后

者伤害了她的尊严时，她就决意奋起反击，指责婆婆专门

挑拨离间她与丈夫的关系。游苔莎在为自己辩解而导致

自己负面面子受损的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婆婆的正面面

子，从而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发。

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的对话：

姚伯太太：“那都是我分内应做的事啊。”

游苔莎：“那我也要做我分内应做的事啊。”

姚伯太太：“你分内应做的事，有一部分大概就是挑唆

他不孝顺他妈吧。这向来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为什么就

不能跟从前受过这种气的那些人一样地忍受哪！”

“我明白你了，”游苔莎气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的样子

说。“你把我看成了一个任何坏事都做得出来的女人了。

你想，一个女人，背地里跟别的男人好，又挑唆她丈夫不孝

顺她婆婆，世界上还有比这种女人再坏的啦吗？然而你现

在可就把我看成了那样的女人了。你别把他从我手里拽

走了成不成？”［６］２７１

在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游苔莎和婆婆姚伯太太

之间并没有照顾到彼此的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没有使用

相应的礼貌策略。婆婆姚伯太太认为她分内的事情是管

教好媳妇，以维护儿子一个完整美满的家，而游苔莎则认

为姚伯太太干涉了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她应该奋起反

抗，尽力让小家庭摆脱婆婆的强势干预。但她们都忽视了

两人所做的“分内事”有着交集———照顾和爱护同一个男

人，也就是兼顾儿子和丈夫身份于一体的克林。面对克

林，如果游苔莎在和婆婆姚伯太太交流时，能够稍微照顾

婆婆的正面面子需求，比如对寡母婆婆姚伯太太过去这些

年为照顾儿子成长所付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和认同，表达出

她对丈夫克林真心的爱意；或者在婆婆指责的时候，游苔

莎能采取负面的礼貌策略，比如向婆婆真诚地表明自己的

立场，表明自己无意在感情上或者行动上伤害婆婆，那么

婆婆也不会有儿子被抢走的失落感，自然说话也不会尖酸

刻薄了。实际上，游苔莎和婆婆姚伯太太一开始就相互戒

备，双方时时处处把自己的原则强加于人，都没给对方保

留一点面子，从而为这场家庭悲剧埋下了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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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接着来看下面的对话：

……

姚伯太太也针锋相对一阵比一阵紧地回答。

姚伯太太：“你不要跟我生这么大的气，少奶奶！你瞧

你的小模样儿都要气坏了；凭你，叫我这样的人气坏了，太

不值当了！我不过是一个把儿子丢了的苦老婆子就

是了。”

“你要是厮台厮敬地待我，那你的儿子还仍旧是你的

儿子呀，”游苔莎说，同时滚热的泪从眼里流下。“都是你

糊涂油蒙了心，自讨无趣；都是你造成了一个永远也不能

再合起来的裂痕！”

姚伯太太：“什么都赖我呀！你这样一个小小年纪的

人，对我这样放肆无礼，这叫人怎么受！”［６］２７１

……

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姚伯太太由于偏见和固执，对

游苔莎耿耿于怀，言语间直接威胁到了游苔莎的负面面

子，如命令媳妇不能和她生气；进而又威胁到媳妇游苔莎

的正面面子，严肃批评她对婆婆的放肆无礼；而游苔莎对

姚伯太太也毫不谦让，锱铢必较，不顾姚伯太太的正面面

子，指责婆婆“糊涂油蒙了心，自讨无趣”。在这里，游苔

莎和姚伯太太完全是针锋相对了，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来。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因为婆媳双方存在着代沟，很

自然双方的立足点不同，考虑问题的方法不同，可能就会

产生分歧，而这种分歧多数不存在是非问题，可能双方都

有其合理之处；如果双方都不能退让一步，那么婆媳关系

之间根本无法和好。正是由于婆婆姚伯太太说话尖酸刻

薄，而媳妇也对婆婆出言不逊，婆媳双方都不给对方一点

面子，这就导致了婆媳关系更加恶化。于是，儿子收拾行

李要走，决定和游苔莎另外租房与母亲分开住。儿子走

后，姚伯太太尝尽孤苦伶仃的滋味，心中无限凄苦，却还

是迟迟不肯作出让步。最后她听从文恩的劝说去看儿子，

却由于误会吃了闭门羹，一时悲愤交加，终于死于非命。

而媳妇的厄运也接踵而至，最后在愤恨中溺水而亡。婆媳

双方的偏激和决裂最终导致了游苔莎的爱情和婚姻悲剧，

也导致了一场家庭悲剧。

四　结　语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是作者对人类的生存状况

进行深刻体验和领悟的结果———它不仅来源于人类社会

生活的现实，而且能够反过来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

响。也就是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是对人类生存状况

的反映，必然会对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和行为举止发

挥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存在哲学和存在诗学的代表人

物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ｄｅｇ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７６）所说的那样，
“文艺与人的存在有着原始的、固然的联系，它源于生存，

并在人类的生存历史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７］１２４

《还乡》这部作品是作者哈代关注现实人生，深刻领悟

弱势群体生存处境的杰作。细读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读

者可以感受到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深邃的哲

理思辩和深深的人文关怀。勿容置疑，运用面子保全理论

来解读这部作品对我们处理各种家庭关系是非常有启迪

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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